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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败坏青年”的问题上，柏拉图和色诺芬的措辞一致。在不信神的问题上，柏拉图与色诺芬的措辞略有不同。柏拉图说
的是“苏格拉底不信城邦相信的神，而是相信( νομ ζον!α) 其他新的神灵”(《申辩》24b-c) ; 色诺芬说的是:“不信城邦城邦相信的
神，而是引入( ε σφ ροι) 其他新的神灵”(《申辩》10，《回忆苏格拉底》［简称《回忆》］I． 1． 1)。柏拉图的作品依据 J． Burnet( ed． ) ，
Platonis Opera，5 Vol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00—1907翻译( 引用采取标准的页边码) ; 色诺芬作品的依据 E． C． Marchant
( ed． ) ，Xenophontis Opera，5 Vol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00—1920翻译( 引用采取标准的卷章节数)。

②即使是在近十年色诺芬研究明显升温的背景下，学者们对他笔下苏格拉底的虔诚问题也少有关注，几乎找不到讨论这
个问题的专门论文，学者们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法律、政治、智慧、正义、友爱等问题的讨论上。

③比如 K． Jol，Der echte unde der xenophonitische Sokrates，Berlin: Gaertener，1893—1901; L． Ｒobin，“Les‘Mémorables’de Xen-
ophon et notre connaissance de la philosophie de Socrate，”L’Année Philosophique，Vol． 21，1910—，pp． 1—47; C． Kahn，Plato and So-
cratic Dialogu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④比如 O． Gigon，Kommentar zum ersten Buch von Xenophons Memorabilien，Basel: Ｒeinhard，1953; T． Irwin，“Ｒeview of Leo
Strauss’Xenophon’s Socrates，”Philosophical Ｒeview，Vol． 83，1974，pp． 40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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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诺芬论苏格拉底的虔诚

刘 玮

［摘 要］ 色诺芬在一系列“苏格拉底对话”中，不遗余力地为苏格拉底被指控的两项罪名———

不虔诚和败坏青年———辩护。他关于苏格拉底不虔诚的辩护系统地讨论了苏格拉底的宗教实践和宗

教观点。这些讨论为我们在柏拉图的作品之外理解苏格拉底的宗教观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也有证据

表明，色诺芬关于苏格拉底虔诚的讨论，确实有过强的辩护目的，其中的一些内容很可能并不是历史

上的苏格拉底的观点，而是色诺芬本人的看法。

［关键词］ 色诺芬; 苏格拉底; 虔诚; 神学; 设计论证

我们知道，苏格拉底因为两项罪名被自己的雅典同胞判处了死刑。这两项指控，一项是不信城

邦所信的神，而是“相信”或者“引进”新神; 另一项是败坏青年。①其中第一项指控引出了“苏格拉底

的虔诚”这个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苏格拉底是不是在敬神的问题上违背了雅典的法律? 相信理性

力量的苏格拉底是不是真的信神?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经常挂在嘴上的那个“神灵”或“精灵”? 想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所能依靠的直接资料并不多，幸存至今的来自苏格拉底同时代人的主要资料

就是阿里斯托芬的《云》，柏拉图和色诺芬的一系列作品，以及其他撰写“苏格拉底言辞”的作者的残

篇。到目前为止，有关苏格拉底虔诚问题的绝大多数讨论，都集中在柏拉图的作品上，特别是《欧叙

弗伦》和《申辩》; 而对色诺芬的关注甚少。②学者们给出过很多理由，比如色诺芬的记载大都衍生自

其他人因而缺少独立价值，甚至都是一些没有历史价值的“文学创作”; ③再比如色诺芬的贵族气质

和苏格拉底的哲学气质相差甚远，他根本不理解苏格拉底的思想; ④还有色诺芬为苏格拉底辩护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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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太过明显，他笔下的苏格拉底也显得太过虔诚、太过正统。① 学者们经常由此认为，色诺芬关于苏

格拉底虔诚的讨论不值得严肃对待。②

色诺芬关于苏格拉底虔诚的讨论其实非常复杂，可以分成多个层面，可以给我们反思苏格拉底

的虔诚带来新的视角。接下来，我会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苏格拉底本人的虔诚行动; 二、苏格拉

底对神的基本看法; 三、色诺芬著名的“苏格拉底神学”，即苏格拉底关于神存在和本质的哲学证明。

一、苏格拉底的虔诚行动

在《回忆苏格拉底》的开头，色诺芬就表明了自己的“惊讶”态度: 苏格拉底怎可能会被那样两条

罪名判处死刑?! 因为在色诺芬看来，这两条指控都荒谬绝伦，苏格拉底非常虔诚，没有任何迹象表

明他不信城邦的神; 同时苏格拉底给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带来好处，绝不可能败坏青年。

色诺芬首先讲述了苏格拉底本人的虔诚行动。色诺芬告诉我们，苏格拉底一直都正常进行各种

献祭活动; 他也总是利用占卜寻求神谕。苏格拉底在做这些事情时，从来都毫无任何秘密可言( 《回

忆》I． 1． 2，I． 1． 10 － 11;《申辩》11) 。在希腊人眼中，那些不敬神的人，或者搞“密教”的人通常都会鬼

鬼祟祟，偷偷摸摸，因此正大光明本身就是一个人虔诚的最佳证明。除了阿里斯托芬里明显带着恶

意，将苏格拉底安放在“思想所”这样一个秘密场所之外( 《云》94) ，③我们所有其他的古代证据都表

明，苏格拉底至少在行动上光明正大，没有明显冒犯雅典宗教习俗的举动。

色诺芬用苏格拉底在议事会上④的一次众所周知的表现作为证据，说明苏格拉底遵守誓言。在

参与议事会或者法庭审判之前，作为程序的一部分，所有人都要对神发誓，坚守正义，只考虑事实或

者法律的规定。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样的誓言只是走个过场，但是苏格拉底却非常认真，正是因为

向诸神发誓，苏格拉底拒绝将处死因为天气原因不能打捞落水士兵的将军的议案记录在册，提交公

民大会表决。虽然很多人都为此生气，但是苏格拉底却丝毫不为所动( 《回忆》I． 1． 18) 。⑤

在色诺芬看来，苏格拉底的虔诚还表现在，他不会致力于探究宇宙的本质、自然现象的成因，而

且还会指出这么做的愚蠢，并劝阻朋友去做类似的事情。苏格拉底始终关注“人事”，也要求周围的

人在没有弄清各种“人事”之前，不要去花精力探讨这些既没有多少用处，又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事情，

因为在他看来，那些“神事”远远超出了人的理解范围，证据就是那些“自然哲学家”在自然和神的事

情上“像疯子一样”吵得不可开交，提出明显错误的理论，甚至认为自己可以控制风雨雷电这些自然

现象，妄图改变季节( 《回忆》I． 1． 11 － 15; IV． 7． 4 － 7) 。

由此我们看到，色诺芬用来证明苏格拉底虔诚的行动，也得到了包括柏拉图在内的其他古代证

据的印证。这些证据可以相对充分地反驳对苏格拉底不虔诚的指控的前一半:“不信城邦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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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H． Maier，Sokrates，Tübingen:Mohr，1913。对当代苏格拉底研究影响最大的学者无疑是弗拉斯托斯，但是他对色诺芬
的评价也相当低，参见 G． Vlastos，“The Paradox of Socrates，”in G． Vlastos ( ed． ) ，The Philosophy of Socrates，Garden City: Double-
day，1971，pp． 1—21; G． Vlastos，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p． 99—106，157—178;
M． L． McPherran，The Ｒeligion of Socrates，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6．
对弗拉斯托斯的批评，参见 D． Morrison，“Professor Vlastos’Xenophon”，Ancient Philosophy，Vol． 7 1987，pp． 9—22; 关于前

代学者不重视色诺芬的批评，参见 J． M． Cooper，“Notes on Xenophon’s Socrates，”in J． M． Cooper ( ed． ) ，Ｒeason and Emo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p． 3—28。
在《云》275—290，阿里斯托芬还戏仿了密教的入教仪式。阿里斯托芬的文本参见 N． G． Wilson ( ed． ) ，Aristophanis: Fabu-

lae，2 Vol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引用采用标准的行号) 。
在这里色诺芬误将“议事会”( βουλ ) 写作了“公民大会”( κκλησ α) 。
关于这个发生在公元前 406 年的事件更详细的记载，参见色诺芬:《希腊志》I． 7。



二、苏格拉底对神的基本观点

我们通过苏格拉底本人对自己那个“神灵”( δαιμον ον) 的看法、对关于自己的著名神谕的看

法，以及对献祭和求神的普遍看法，来考察一下苏格拉底对神的基本观点。

( 一) 苏格拉底的“神灵”

在对苏格拉底的指控中，除了“不信城邦的神”之外，还有一条“引入新神”。虽然在色诺芬和柏

拉图提到的指控中，“新神”用的都是复数，但是苏格拉底众所周知的“新神”，就是那个和他进行个

人交流的“神灵”或“精灵”。苏格拉底对这个“神灵”的存在从不掩饰，“在我看来，那就是神的声音”

( 《申辩》12) 。苏格拉底认为，他依靠这个神灵的指引，就像那些占卜者依靠鸟叫、动物内脏、预兆、偶

然事件一样，所有这些都是神用来和人沟通的工具而已。相比之下，神和苏格拉底的沟通反而是最

直接的，省去了动物、预兆之类的中介。苏格拉底没有给这个跟他沟通的神创造任何名字，而只是称

之为“神灵”，“这比那些把神的力量归于鸟的人更真实、更虔诚”( 《申辩》12—13; 另参见《回忆》I． 1．

3—4) 。

在苏格拉底和这个神灵沟通的方式，以及这个神灵的作用上，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记载有比较大

的差别。根据柏拉图的说法，苏格拉底的这个神灵只就他个人的事情和他沟通，并且从不会直接鼓

励他去做任何事情，只会在它认为不妥的时候阻止苏格拉底。① 但是根据色诺芬的说法，苏格拉底还

会利用这个神灵提供的建议去帮助朋友，告诉他们做某件事或者不做某件事，而且苏格拉底在这么

做的时候还信心十足、屡试不爽( 《申辩》13;《回忆》I． 1． 4 － 5) 。另一个神谕和苏格拉底沟通的例子

是苏格拉底被起诉之后，他的神灵阻止他准备如何为自己辩护( 《申辩》4) 。苏格拉底认为这很明显

地说明，神也认为对他来讲这个时候去死是合适的时机，而他也找到了恰当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

是最好的时机，因为他如果在这个时候死去，就可以非常自信地说，没有人的一生比他的更好———苏

格拉底自信一生都没有对神和任何人做过不义之事。而且这个时候死去，苏格拉底也无需遭受任何

年老带来的视力、听力、记忆力的衰退，不会因为身体机能衰退而无法享受生活的快乐，也不会因为

头脑的迟钝无法赢得曾经可以轻易取胜的辩论; 他也会因为这个明显不义的判决，以及自己给人们

留下的美好印象，得到人们最大程度的缅怀( 《申辩》4 － 9;《回忆》IV． 8． 5 － 10) 。

( 二) 苏格拉底与阿波罗的神谕

在色诺芬的《申辩》里，苏格拉底也提到了朋友凯瑞丰( Chaerephon) 去德尔菲求神谕的著名故

事，不过色诺芬的记载和柏拉图的有所不同。在柏拉图的版本里，阿波罗的女祭司只跟凯瑞丰说苏

格拉底是“最智慧的”( 《申辩》21a) ; 而在色诺芬的版本里，苏格拉底又加上了“最自由”和“最正义”

( 《申辩》14) 。色诺芬的版本和柏拉图的另一个重要不同是，在柏拉图的笔下，苏格拉底对这则神谕

深感惊讶，于是开始努力证明阿波罗神“错了”，正是以这个事件为起点，苏格拉底才开始检审别人。

而在色诺芬的版本里，苏格拉底似乎认为这个神谕非常自然，他还颇为自负地把自己和斯巴达传说

中的伟大立法者莱库古( Lycurgus) 相提并论。莱库古在进入一个神庙时，神对他说:“我在想是应该

称你为神还是人”( 《申辩》15) 。苏格拉底认为，阿波罗的祭司称他是最自由、最正义和最智慧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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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柏拉图:《欧叙德谟》3b;《申辩》31d － 32a，40a － 40c; 《欧叙德谟》272e － 273a; 《斐德罗》242b － c。在柏拉图的作品
中，只有《泰阿格斯》128d － 131a提到苏格拉底的“神灵”也会帮助他身边的朋友，但是这篇对话是不是柏拉图本人的作品学界
普遍存疑。



有充分的理由。苏格拉底自信自己是最不在意身体欲望的人，也从来不接受别人的礼物和金钱，因

此他既不会受到身体欲望的奴役，也不会受到他人的奴役，因此是最自由的; 也没有人比他更满足于

自己现有的财产，因此他不会觊觎别人的财务，也就不会做任何坏事，所以是最正义的; 他永远都在

追求好的东西，并且有那么多雅典和外邦人追随他，这也足以证明他的智慧( 《申辩》16—18) 。

( 三) 占卜和祈祷的意义

在什么时候需要求神问卜的问题上，苏格拉底持有某种“中道”的看法。他既不过分迷信，也从

不忽视神的作用。在他看来，神已经把常规的技艺都给了人，比如木匠、铁匠、农业、家政管理、政治、

军事，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只需要正常运用这些技艺就足够了，不需要凡事都去求神问卜，否则

就是迷信。但是同时，苏格拉底也认为，神没有把一切都教给人，而是把“最重要的东西留给了自己，

而没有显示给人类”，那就是关于未来的知识，比如说播种是否会有好的收获，打仗能否取胜，选择某

个政治家是否对城邦有好处，等等，因此在这些问题上求神问卜就是正确的。在苏格拉底看来，“两

个凡事”———凡事都去求神问卜和凡事都相信自己，都是“迷信”或者“疯狂”( 《回忆》I． 1． 8) 。

在祈祷和献祭的问题上，苏格拉底也和人们通常的看法不同。希腊人通常认为他们可以对神隐

瞒一些事情，就算是自己做了坏事，也可以通过丰厚祭品贿赂神从而摆脱惩罚。但是苏格拉底相信，

一切都逃不过神的觉察:“神知道一切，不管是话语、行动、还是隐秘的想法; 神无处不在，在所有的人

事上对人做出指示”( 《回忆》I． 1． 19) 。① 基于这种看法，苏格拉底向神祈祷的方式与众不同，他不像

其他人那样，明确地祈求神给他什么具体的东西，比如金钱、权力之类的东西，而是仅仅“祈求神给他

好的东西”，因为他相信神最清楚什么是好的。苏格拉底也从来不担心自己因为贫穷不能给神献上

昂贵的祭品，他相信，如果神只看重献祭的数量，他们就不是正义的，因为那就意味着他们会偏袒那

些能够献上丰厚祭品的坏人( 《回忆》I． 3． 2 － 3 ) 。除了自己祈祷之外，苏格拉底也劝告朋友，对于那

些结果不确定的事情，要去询问神谕或者进行占卜，比如苏格拉底会劝朋友就管理家政和土地的问

题去求神谕( 《回忆》I． 1． 7;《家政管理者》5． 19 － 20，17． 1 － 4) ，在交友的问题上去求神谕( 《回忆》II．

6． 8) 。公元前 401 年色诺芬受朋友的邀请参加波斯的小居鲁士( Cyrus) 为了争夺王位反对他哥哥的

远征。色诺芬想去但又有点犹豫，于是他就找苏格拉底询问意见。因为这是一件关于未来的很不确

定的事情，苏格拉底就建议色诺芬去德尔菲求神谕，由神决定色诺芬要不要去。但是色诺芬内心还

是更愿意去，于是到了德尔菲之后，没有询问他是否应该参加这次远征，而是把问题换成了，他应该

去向哪个神献祭，才能保佑他这场远征。结果苏格拉底训斥了色诺芬一番( 《远征记》III． 1． 5 － 7) 。

三、“苏格拉底神学”

( 一) “苏格拉底神学”的三个论题

《回忆》I． 4 记录了苏格拉底和青年阿里斯托德穆斯( Aristodemus) 的一场对话，苏格拉底试图说

服有无神论倾向的阿里斯托德穆斯接受三个论题: 第一，神是存在的; 第二，神是“全知、全善、全能”

的; ②第三，神是关心人的。这段对话不仅是整个《回忆》里最复杂、最富哲学意味的篇章之一，也是

西方“自然神论”( 即从人的自然理性出发论证神的存在和性质) 最早的代表。

苏格拉底得知阿里斯托德穆斯“不去献祭，不去祈祷、不利用占卜，而且还笑话那些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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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第三节会讨论苏格拉底为什么这样认为。
为了方便起见，这里借用了基督教用来形容上帝的三个常用概念。严格说来，苏格拉底只讨论到了神认识一切( 因此

“全知”) ，神不会做任何坏事( 因此“全善”) ，神有巨大的能力( 因此不能算是“全能”) 。



人”，就主动找他讨论和神有关的话题。苏格拉底的讨论一如既往从日常的话题入手: “你会因为智

慧仰慕任何人吗?”阿里斯托德穆斯表示认可，并且列举了一些智慧的诗人和匠人作为例子。苏格拉

底由此出发问他:“你认为是制作没有思想、不能动的幻影的那些匠人更值得仰慕，还是制造有思想、

可以行动的活物的匠人更值得仰慕?”阿里斯托德穆斯选择了后者，但是加上了一个条件: 这种制作

“不是凭借偶然，而是通过思想”。苏格拉底接着问他，“为了某种好处”，做出来的东西( 即有明确目

的的东西) ，是凭借偶然还是思想做出来的? 阿里斯托德穆斯毫不犹疑地选择了后者。

苏格拉底小心地引领阿里斯托德穆斯达成这些共识之后，下面关于神存在的论证看起来就水到

渠成了。他用人体作为例子指出，“那最开始制造人的( 匠人) 在将各种感觉赋予他们时为了某种好

处”，也就是说眼睛、耳朵、鼻子、舌头都是为了某种目的被造出来的。除此之外，其他的身体部分也

都体现了某种有目的的“预见性”，比如眼睑保护眼球、睫毛挡住风沙、眉毛挡住汗水、门牙为了切割、

大牙为了咀嚼，等等。说到这里，阿里斯托德穆斯承认，这些工作看起来确实像是一个“有智慧和爱

生物的工匠的作品”。这之后苏格拉底又在人类之外，从生物整体的角度补充了繁殖和养育后代的

本能、求生和畏死的本能。至此，苏格拉底完成了他的“系统神学”的第一个步骤，通过“来自设计的

论证”，证明了神的存在。

接下来，苏格拉底进行了第二个步骤: 利用类比论证，表明这个神是有思想、有理智的。苏格拉

底的出发点很简单: 和宇宙整体相比，人几乎微不足道，但是人又和宇宙拥有相同的元素( 水火土

气) ，因此我们可以从人出发对宇宙进行推论。人的灵魂和理智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可以进行

思考、设计，并支配整个身体的运动，因此那个制造了人和整个宇宙，并且确保它有序运行的神，也必

然有自己的思想。

至此，阿里斯托德穆斯接受了神的存在，但是又抛出了另一个问题:“他太伟大了，因而无需我们

的侍奉”，并且要求苏格拉底证明诸神是关心人类的。这个问题看起来有些奇怪，因为之前阿里斯托

德穆斯刚刚承认，这个神是“爱生物的”。不管怎样，苏格拉底利用这个机会展开了“系统神学”的第

三个步骤: 论证神格外爱人，并且是关心人类个体的。苏格拉底再次使用了从设计和目的出发的论

证，指出在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直立行走、拥有双手、拥有语言，也只有人可以认识到诸神的存在、崇

拜诸神、发展出各种知识和技能，从而过着像神一样的生活。神还通过预言、占卜、凶兆、吉兆给人带

来各种提示和警告。

在回答完阿里斯托德穆斯的所有疑问之后，苏格拉底进入了“系统神学”的第四个步骤: 用类比

论证阐述神拥有哪些特征。① 人可以用自己的灵魂随意掌控自己，那么这个比人强大得多的神，也必

然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按照他的喜好，管理整个宇宙，他“同时看到一切、听到一切、无处不在，并且同

时关照一切事物”。

在《回忆》IV． 3，苏格拉底又用一系列与 I． 4 类似的论证向颇有哲学天赋的青年欧叙德谟表明，

神非常关心人，赐予人各种所需之物( 包括日月星辰和动物、植物) ，所有这些都显示了神的先见之明

和对人的爱。在那里苏格拉底甚至做出了非常极端的“神正论”宣言: 在这个宇宙中“一切都是美的

和好的”;“人的灵魂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分有神圣”。因此人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对神表示感谢和敬

意。人们无需担心神远远在人之上，人无法恰如其分地敬拜神，因为德尔菲的神谕告诉人们遵守城

邦的法律就是最好的敬神方式; 同时人也要尽自己所能给予神最大的敬意。之后苏格拉底又从前一

章“正义就是守法”的说法出发，从城邦的法律引出了“不成文的法律”，或“神法”。苏格拉底表明，

宇宙中存在一些神制定的不易之法，对所有人和所有城邦都成立，比如要敬神、要尊敬父母、禁止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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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提出论证的步骤也显示出色诺芬的精心考量，四个步骤的论证策略分别是设计、类别、设计、类比。



伦、知恩图报，逃避人的法律或许不难，但是这些神法是人无处逃遁的，如果违反会遭到神或自然的

惩罚( 《回忆》IV． 4． 19—25) 。

( 二) “苏格拉底神学”的归属

至此，我们就看到了“苏格拉底神学”的主要内容。这个“神学”到底是不是苏格拉底本人的思

想? 如果不是，又是谁的? 这些问题引发了学者们的大量争论。很多学者认为这样的观点在其他

“苏格拉底言辞”中找不到对应，也和色诺芬对苏格拉底只关心“人事”，不关心自然哲学的整体描述

无法协调，因此不大可能是苏格拉底本人的观点。不同的学者提出克塞诺芬尼( Xenophanes) 、阿那

克萨戈拉( Anaxagoras) ，或者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 Diogenes of Apollonia) 作为这个论证的来源。①

也有学者认为，这段论证在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残篇中无法得到足够的支持，但可以在柏拉图的作品

里找到很多对应，因此很可能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本人的看法，是苏格拉底宗教观的一个重要部分。

把它归于苏格拉底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色诺芬的哲学素养不足，不可能提出这么严谨的论证。② 还有

学者认为，这些关于神学的讨论是色诺芬本人的，要么是他独创的观点，要么是他综合了那个时代流

行的若干种关于神的看法之后得出的结论。③ 下面我们就来考虑一下，这些神学观点最有可能的源

头到底是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家、苏格拉底，还是色诺芬?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三位经常被当作候选项的自然哲学家: 克塞诺芬尼、阿那克萨戈拉和第欧根

尼。克塞诺芬尼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中以对宗教和神学问题的讨论而著名。他猛烈抨击荷马、赫西

俄德等传统诗人对神道德上的负面描写，比如通奸、偷盗、欺骗( DK21 B11，12) ; ④反对诸神是被生出

来的或者是会死的，因为这违背了神的不朽和永恒( A12，32) ; 反对用人的方式刻画诸神，比如神拥有

人的形体和语言( B14，15，16) ; 反对认为诸神会干预人间事务，主张神是不动的( B26) 。而克塞诺芬

尼对神( 或诸神) 正面特征的刻画虽然引发了很多争议，但是基本看法包括了神与人的截然差别:“有

一个神，是诸神和人之中最伟大的，在身体和思想上与有朽之人截然不同”( B21) ; 这个神“以整体去

看、去想、去听”( B24) ;“他可以毫不费力地用思想撼动一切”( B25) 。

阿那克萨戈拉最著名的主张就是，一个与其他事物都不混杂的纯粹的理智开启了宇宙的生成过

程，从最初“一切在一切之中”的原初的混沌状态产生出有序的宇宙( DK59 B1 － 6，11 － 14) 。但是在

阿那克萨戈拉那里，神这个理智似乎在开启宇宙的产生过程之后，就无所事事了。

第欧根尼主张万物最初都来自同一个事物或本原( DK64 B2 ) ，这个本原是有智慧的，而理由就

是“万物都有量度，冬和夏、夜和日、雨和风，以及好天气。如果有人也去思考其他事物，就会发现，它

们都是被组织起来的，都是尽可能好的”( B3) ，这个有理智的唯一本原就是气、是神，一切活物的灵

魂都来自于它( B4—5) ，气“是永恒、不朽的身体，通过它一些事物生成，一些毁灭”( B7) ; 气非常“广

阔、强大、永恒、不朽，知道很多”( B8) 。

“苏格拉底神学”确实与早期希腊哲学家的某些观点存在相似性，比如克塞诺芬尼那里“全知”

和“全能”的神统治宇宙，这个神( 或诸神) 不会做坏事; 阿那克萨戈拉那里推动宇宙的力量是理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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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大多数，比如 W． Jaeger，The Theology of the Early Greek Philosophers，Oxford: Clarendon Press，1947，pp．
167—170; G． Vlastos，Socrates，pp． 157—178; W． Burkert，Greek Ｒelig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 319—320。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包括 M． L． McPherran，The Ｒeligion of Socrates，pp． 272—291; D． Sedley，Creationism and Its Critics in An-

tiquity，pp． 78—86。
认为是色诺芬独创的学者比如 T． Irwin，“Ｒeview of Leo Strauss’Xenophon’s Socrates”; 认为是色诺芬综合了当时流行的各

种观点的学者比如 O． Gigon，Kommentar zum ersten Buch von Xenophons Memorabilien。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残篇遵循标准的 Diels-Kranz( 简称 DK) 编码，翻译根据 Daniel W． Graham( ed． and trans) ，The Texts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Vol． 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身; 第欧根尼所说的那个神强大、有智慧，按照“尽可能好”的目的论原理组织万物。①

但是“苏格拉底神学”和这些自然哲学家的差别也非常明显，比如克塞诺芬尼和阿那克萨戈拉的神

都不会直接干预人间事物;第欧根尼认为神是物质性的气、有形体。而在苏格拉底心中，神对人几乎是

无微不至的关心。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神学”与“自然哲学家神学”看待神的整体方式大不相同。在

“苏格拉底神学”里，几乎看不到那些自然哲学家关注的元素、运动、生理学的痕迹，用塞德利的话说，

“苏格拉底神学”主张的是一种“反科学的创造论”，而这种思维方式与“自然哲学”的思维方式背道而

驰。② 这也和色诺芬强调的，苏格拉底并不关心纯粹自然的问题，而只关心人类生活的问题密切相

关。这么看来，我们确实很难将“苏格拉底神学”的来源直接归于某个或某些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在排除了“苏格拉底神学”直接来自早期自然哲学家之后，我们需要在色诺芬和苏格拉底之间做

出选择。综合各方的证据，我倾向于认为色诺芬提出的这些神学主张具有相当强的原创性，并非简

单吸收各派观点，构造一个混杂的体系，而是经过消化吸收，提出的一套系统的神学，我们丝毫不该

低估色诺芬在这方面的哲学素养。下面我从四个角度来进行考察。

第一，我们有直接的外部证据表明，《回忆》I． 4 中的论证是色诺芬提出的。在怀疑派哲学家塞克

斯都·恩彼里科( Sextus Empiricus) 的《驳学问家》( 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 IX． 92—100 提到了这

个“来自设计的论证”，他说:“苏格拉底圈子里的色诺芬提出了一个关于诸神存在的论证，他将这个

论证归给苏格拉底……”( IX． 92) ; ③之后他复述了《回忆》I． 4 中的论证，最后总结说，“这就是色诺芬

的论证”( IX． 95) 。这段讨论至少给了我们初步的理由认为《回忆》I． 4 中的论证是色诺芬本人的，只

是借苏格拉底之口说了出来。

第二，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色诺芬本人是一个非常虔诚，关注神学问题的人。在第欧根尼·

拉尔修( Diogenes Laertius) 关于色诺芬的记载中，他提到色诺芬“很虔诚，喜欢献祭，并且善于从牺牲

进行占卜”( 《名哲言行录》II． 56) 。④ 关于神的讨论在色诺芬的著作里几乎随处可见，比如在《家政

管理者》中归于伊斯科马库斯( Ischomachus) ; ⑤在《会饮》中归于赫墨格尼斯( Hermogenes) ; ⑥在《阿格

西劳斯》中归于斯巴达国王朋友阿格西劳斯( Agesilaus) ; ⑦在《居鲁士的教育中》中归于坎比西斯

( Cambyses) 和居鲁士( Cyrus) 。⑧ 所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色诺芬相信所有卓越的人都具有

( 或应当具有) 相似甚至相同的神学观点，这也让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套神学并非专属于色诺芬笔下

的任何一个人物，而是属于色诺芬本人。他甚至在自己的历史著作里提到神是历史事件的掌控者，

由此确保历史的目的性，比如在《希腊志》中，他就提到“神不会忽略那些不虔诚的人和做了坏事的

人”( V． 4． 1) ，并且用这种方式解释了斯巴达的衰落。⑨

第三，学者们否认“苏格拉底神学”属于色诺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色诺芬缺乏良好的哲学

训练，不可能提出那么复杂和严谨的哲学论证。但是这个理由非常薄弱。前面的讨论已经显示了，

色诺芬在给出自己的神学论证时，不管是在措辞上，还是在论证策略上，都显示出了高超的掌控文字

的能力。而且如果仔细观察色诺芬的作品，就可以发现他的哲学素养和思想深度，其实都远远超过

人们通常的观点。就本文关注最多的《回忆》来讲，就有很多例子表明色诺芬深谙苏格拉底的哲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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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神比人有智慧、神比人强大，这些都是希腊神话传统中随处可见的要素。
D． Sedley，Creationism and Its Critics in Antiquity，pp． 78—86。
引文根据 Ｒ． G． Bury ( ed． ) ，Sextus Empiricus，Vol． 3，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6。
在《远征记》V． 3． 7 － 13，V． 6． 28 等处，色诺芬记载了他从雅典被流放到斯巴达之后一系列敬神的行动。
参见色诺芬:《家政管理者》7． 7，7． 16—32，11． 8，17． 2—3 等处。
参见色诺芬:《会饮》4． 46—49。
参见色诺芬:《阿格西劳斯》1． 14，2． 14，11． 2—4。
参见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I． 6． 1—6，1． 5． 6，I． 5． 14，III． 3． 21—22，IV． 1． 2，V． 1． 23，VIII． 7． 22 等处。
关于色诺芬在《希腊志》中赋予神的作用，参见 J． Dillery，Xenophon and the History of his Time，London:Ｒoutledge，1995，ch． 7。



道，比如 I． 2 关于苏格拉底没有败坏青年的论证有环环相扣的很多个层次; II． 1 苏格拉底与安提斯梯

尼( Antisthenes) 关于自制的讨论也是层层深入，从哲学和文学上讲都精彩纷呈;《回忆》IV． 2—7 更是

用六章的篇幅连贯而系统地呈现了苏格拉底对青年欧叙德谟的哲学教育。

第四，麦克费兰提出，“苏格拉底神学”的论证可以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中找到相应的线索，

从而表明这些神学观点很可能是苏格拉底本人的。① 但是在我看来，他的两个主要证据都缺少说服

力。一个是柏拉图“早期对话”中充满了目的论式的思维: 要想理解一个事物，就要理解它的目的或

功能( 比如各种技艺) ，只要通过类比就可以将这种思路用来论证主宰宇宙的神。《欧叙弗伦》13d—

15a也提到了神作为“工匠”让人获得很多好处。在《欧叙弗伦》的语境里，不管是欧叙弗伦说神借助

人的帮助去实现好事，还是苏格拉底说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很多好东西，都和目的论的思维方式无

关，甚至与对神的“目的论证明”思路截然相反。在《欧叙弗伦》里，欧叙弗伦和苏格拉底都预设了神

的存在，然后实现某些好事; 而不是用世界上存在好事来证明神的存在。麦克费兰提出的第二个证

据是《高尔吉亚》507e—508a，在这里苏格拉底提到整个宇宙是由神和人组成的共同体，需要节制和

正义这些德性的主导。但是《高尔吉亚》里的这个说法，既没有“来自设计的论证”，也没有“目的论

论证”的影子，而且还用与“苏格拉底神学”大不相同的方式，把人和神变成了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

甚至把人的德性归给了神。而不是像“苏格拉底神学”那样，强调神与人之间的距离和差别。如果说

和“苏格拉底神学”有什么关系，最多也就是神为人颁布了不易的法律。

通过上面四点的讨论，我们似乎没有很好的理由将“苏格拉底神学”归于苏格拉底本人，这套系统

的神学观点，更像是色诺芬的原创。但是为了证明苏格拉底的“虔诚”，色诺芬把这套观点全部“奉献”

给了苏格拉底———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色诺芬构想出这一整套神学观点，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为苏格拉底

辩护。这也显示了色诺芬作为学生对苏格拉底的爱:正如他在《回忆》最后总结苏格拉底的一生时，首先

提到的就是苏格拉底的虔诚:“苏格拉底如此虔诚，从没有未经诸神的许可做任何事情”( IV． 8． 11) 。

( 责任编辑:蒋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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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enophon in a series of“Socratic discourses”defends Socrates against the two charges，i．
e．，not believing in the city’s gods and corrupting the youth． In his defense against the first charge，
Xenophon provides a systematic discussion of Socrates’religious practice and belief． This discussion
provides important information and insights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Socrates’view of religion． But at
the same time，we also have evidence that Xenophon has too strong a motivation to defend his teacher，
so some views in his account probably do not belong to the historic Socrates，but to Xenophon him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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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 M． L． McPherran，The Ｒeligion of Socrates，pp． 283—285。


